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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两点，风又冷又硬，从走廊上穿过，
扫到我腿上。一激灵，醒了。其实睡得并不
沉，没有床，半躺在椅子上，顶多算小憩。走
廊是封闭的，我站起身，去寻找风源，有几
扇窗子没关严。窗子应该很久没关了，我试
了几下，生涩，关不动，便一用力，咔的一
声，关上了。深夜静谧，声音被放大好几倍，
传到走廊深处，又弹过来。回声很大，我吓
一跳。倒不是怕，是担心惊醒睡着的人。我
静静立了几分钟，仔细听，两边病房里传出
鼾声，此起彼伏，夹杂几声哼哼唧唧。还好，
都睡得好好的。

轻轻回到1207，父亲侧身躺着，鼾声均
匀，一条腿伸出被子外。我掖好被子，退出
病房，见护士站没人，来到走廊拐角，点着
一支烟，没怎么抽，让它烧着。窗子关了，风
细微，烟雾像丝带一样飘向头顶，一弯一转
钻进玻璃窗缝隙，消失了。

站在12楼望窗外，灯光斑斑点点。大路
两旁，路灯牵出一条光的瀑布，偶尔一辆车
滑过，尾灯拉出长长红线，像一尾鱼，不一
会儿就淹没在灯河里。有那么一瞬，我觉得
自己很大，阴天，星子隐藏在云后，天上什
么都没有，黑暗抵在眼前，世界仿佛踩在脚
下；又觉得自己很小，在广袤天地间某个角
落，有一个人独立黑夜，世界都睡了，他还
醒着，面无表情，心如止水，又心如潮水。
护士过来查房，我掐灭烟头，报以歉意

一笑，见她没什么反应，赶紧收敛笑容。护
士走了，我望向走廊尽头。走廊并不长，我
白天走过几个来回，也是无聊，还数过步
子，单趟120步。而此时，望过去，悠长深
邃……

一
凌晨四点多吧——— 听到声音时我扫了

一眼手机——— 隔壁病房传来吵架声。凌晨大
家睡得正沉，万籁俱寂，吵闹声就显得突
兀，清晰。

听到一个男的在哼，哼着哼着变成嚎。
一个女的说，不疼不痒，你嗷嗷叫干啥，大
半夜的！

男的说我忍不住！
女的说不疼不痒，有啥忍不住的？！
男的说我急嘛，就是忍不住。

女的说，急啥家伙，神经病！
男的说,对，这是神经科，专收神经病

的……
吵声冲走了睡意，我坐起来，看看父亲，

没受影响，靠里那张病床上的老人也没受影
响。两位老人你来我往地扯着呼噜。

隔壁女的又说，一年到头钱没挣几个，
毛病倒不少，天天打牌，小孩学费都打没
了，眼下又落了这种病，我看你是急没牌打
吧！

男的说，你这张破嘴一天到晚扎我身
上——— 那天晚上我本来就要赢了，你一去，
生生拉我下了桌，害老子本没翻过来。

女的说，你看你那几个老表，可得一个
好货，他们给你下套子，你还快活啥样地往
里钻，那晚我要不去，你口袋里几个钱就抖
尽了。

男的说，神经病！
女的说，哟，这会儿我倒又成了神经病

了……
窗外泛白，天快亮了。父亲翻了个身，坐

起来，要上厕所。我起来扶他，父亲说，不
用，我自己来。我打开灯，父亲慢慢放下腿，
趿上鞋，摸到墙，像是背了二百斤粮食，一
步一步往卫生间移动。脑梗，让原本风风火
火的父亲这些年彻底慢下来。

父亲从卫生间扶着墙回来，天亮了，我
打来热水给他洗漱，问他，隔壁吵嘴可听到
唻？父亲说，做了个梦，生产队分田，为河上
田和河下田吵个不停。我说，庄稼的事就别
操心了，你这辈子跟田算是告了别了。父亲
听后没作声。

隔壁女的声音高起来：老娘不伺候了，
我走了，给你一人搁这待着。

门咣的一下，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在
走廊上回荡。

二
1207病房来了一位新病人，瘦高个，六

十上下。他来到床位，放下包裹，脱去手套，
然后出去了。

父亲说，这人不像生了病，走路怪旋扫
(利索)的。我说，可能是病人家属。一会儿他
回来了，先自我介绍：“人到了年岁记性真
差，刚把锁齿(钥匙)落护士站了。前年得了
脑梗，治好后医生叫我每年来做个预防。年
前忙，趁正月这几天不要干活来吊几天
水。”他环顾四周，对父亲说：“老锅(哥)也是
脑梗？这病马虎不得，治好了还要预防，不
然真耽误干活。”父亲点头笑笑，我也点头
笑笑。
吊完水，他打声招呼就走了。手套忘了

带，是一双劳保手套，上面有泥灰，虎口处
沾有红锈，推断他应在工地上干搬运钢管钢
筋之类的活。

第二天上午没见着他，下午来了。护士
来吊水，问他上午哪去了？他看看我们，像
是回答护士的话，又像是向我们陈述一件事
情，“去年从秋干到冬，没结到钱，去要就讲
元旦给，元旦去要又讲年底给，年底去要又
讲开了年就给。再要，要不不接电话，要不
找不到人。听人讲这两天他在家，上午去他
家要，人是见到了，钱还是没要到，说过几
天开工了就给，不知道可是诳我的。”

我们没接话——— 不知怎样接。他又说，
年轻时家穷，没讲到人(老婆)，等讲到人了，
我都三四十岁了。结婚迟，小孩到现在还在
上学，没立事，家里主要靠我忙钱。没技术，
就靠出点笨力，钱还难要，又得了脑梗，今
年真不知道该怎干了。“唉——— ”他叹了口
长长的气。

我没话找话——— 也算安慰：“小孩还在
上学？上大学吧，等小孩大学毕了业就好

了。”说到小孩，他明显兴奋起来，眉头直
跳。“小孩倒是争气，考得不错，念的是啥我
也不懂，听人家说怪过劲的，还跟我商量要
考研究生呢。要不是小孩，我还干个什么劲
啊。”
吊上水，他躺下，不大工夫睡着了。
那双锈迹斑斑的手套窝在枕头边。

三
下午阳光不错，病房里又有空调，暖和

和的，我对父亲说房间不冷给你洗个澡吧，
父亲说好。

我拧干热毛巾给父亲擦背。擦了两把，
父亲笑起来。我知道父亲笑啥，说，是不是
想起我小时候你给我洗澡的事了？父亲听后
笑得更响。
小时候，大夏天，我晒得跟黑泥鳅似的，

身上散发腥味。父亲天天晚上给我洗澡。我
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干些把人家田里
的水放了这样天怒人怨的事，基本上成了全
村公敌。但我怕父亲。父亲不苟言笑，一身
正气，往那一站，周围空气丝丝作响，后来
我知道这叫威严。平时我自觉与他保持一巴
掌扫不到的距离，可给我洗澡这种事叫我如
何与他不靠近？父亲打来热水，我乖乖地站
到水盆旁；父亲说“衣裳脱掉”，我乖乖地脱
掉衣裳；父亲说“下去”，我乖乖地下到澡盆
里。然而，有天晚上，我站到澡盆旁，没等到
任何指令，父亲直接把水泼到我身上，然后
拿毛巾在我衣裳上擦起来。整个过程父亲没
说话，我也没敢动弹，直到“洗”完。父亲这
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次日晚上起，我主动脱
光衣裳，下到澡盆里。父亲给我洗澡成了我
多年战战兢兢，每想起来又哑然失笑的记
忆。

父亲笑着笑着淌下了眼泪。父亲老了以
后，眼窝浅。我拍拍他，说，小时候你给我洗
澡，现在我给你洗澡，很正常嘛。帮父亲洗
完澡，又给他换上干净衣服，我端上换下的
衣服去卫生间洗，转身之际，分明听到父亲
小声说：“麻烦你了。”我愣住。

这个曾经
山一样的男人
在岁月面前投
降了。

陪 护
吕树国

散散 文文

儿子要高考了，王昌秀辞了火锅店的
工作，专门在家给儿子当后勤。买菜、给儿
子做好吃的；平常舍不得买的水果，这段时
间家里也每天有。王昌秀想儿子能一门心
思复习功课，考上一所好大学。

男人还是每天蹬着三轮车出去收破
烂，不管怎样也要挣钱。收破烂是男人的工
作，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但收入还不错，
一般每个月有四五千元，最多的一个月挣
了六千多块钱。男人的三轮车龙头上固定
着一只小电喇叭，走一路喊一路：“收废纸
酒瓶子、旧冰箱旧电脑、电瓶车摩托车、电
风扇旧家具……”那些话是提前录好的。男
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早饭后，男人出
去蹬他的三轮车了。王昌秀走进儿子的房
间，打开新安装的空调，把温度调到26度，
睡眠模式。这样噪音很小。然后对儿子说：

“强子,我出去买一只鸡，你安心复习。”儿
子进了房间，王昌秀把门轻轻带上，然后就
出去了。

半个多小时后，王昌秀买鸡回来了。剁
好了的。怕影响儿子复习功课，王昌秀做事
情的时候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在厨房淘
洗鸡块的时候，她只把水龙头开一半。这里
水压足，她怕“哗哗”的水声影响到儿子。拿盆瓢啥的王昌秀更是
特别注意，没弄出一点声响。

平常，王昌秀在家里脚上都是穿那双廉价的硬底凉拖鞋，在
地板上走一步就“咔嗒”一声。现在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走
路没一点声音。

炖上鸡、调好火，王昌秀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她没有
开电视、甚至连电风扇也没有开，担心那“嗡嗡嗡”的声音钻进儿
子的房间。她手里拿着一块小布巾，不时揩一下脸上、额上、后颈
上的汗。只是外面一阵一阵的知了叫声让王昌秀心里觉得烦，她
担心那声音影响儿子复习功课，可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叫个
鬼！”王昌秀心里骂了一句。

中午，鸡炖好了。砂锅炖的鸡香味扑鼻。男人一般不回来吃
午饭，走到哪就在哪将就一顿。男人累，中午一般都要喝点酒。下
酒菜是凉拌豆腐干花生米啥的，有时候也切一点卤猪头肉。吃午
饭的时候，王昌秀把电风扇打开了，她把两个鸡腿都给了儿子，
还给儿子凉了一碗鸡汤。看儿子吃得很香，王昌秀问儿子：“强
子,今天复习得怎么样？”

儿子吸溜了一口浓香的鸡汤，说：“复习得好。”
王昌秀看着儿子，心里很高兴。她跟男人吃苦受累，就盼着

儿子能成才、考上一所好大学。儿子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很
好。王昌秀相信，只要这段时间好好复习，儿子一定能考上一所
好大学。那样，她和男人再苦再累也值得了。

饭后吃了一点水果，王昌秀对儿子说：“强子,去睡个午觉
吧。睡了午觉，再好好复习。”

儿子点点头，说：“我就是想睡个午觉。”顿一下又说：“妈,两
点钟您叫我。”说着就进自己的房间了。

王昌秀进去看了看，空调开着，26度，睡眠模式。说句“睡
吧”，就出来了，把门轻轻带上。

王昌秀没有睡觉，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琢磨晚上给儿子弄
啥吃的。琢磨一阵，终于琢磨出来了，而这时候儿子的房间里已
经传出了一阵鼾声。

也许是因为太累了，天气又热，王昌秀在沙发上坐着坐着就
开始犯困了，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的了。

突然，一阵吆喝声吵醒了王昌秀：“收废纸酒瓶子、旧冰箱旧
电脑、电瓶车摩托车、电风扇旧家
具……”声音就在小区外。听着那沙
哑的声音，王昌秀心里一激灵，赶紧
躲进厨房小声给男人打了个电话：

“你把电喇叭声音调小一点！强子在
睡午觉，别吵醒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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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单位第一次组织职工体检，很多同事接到体检通知都感到困
惑，不理解为什么要安排在那家医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家医院的医疗水
平有那么些不靠谱。

到那家医院体检，首先看到的就是昏暗的走廊，然后冷漠的医生用着陈
旧的设备，每一处的细节都让人心生疑虑。量身高测血压，站在CT机前拍肺
片，躺在小床上打B超，一番操作，体检的所有项目逐一完成，后面几天就是
等待报告出炉。

在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体检报告出来了，上面赫然写着：“肝大脾大肾
大，建议复查！”那时候互联网已逐步普及，我上网查询相关信息，搜索结果
让我心生恐惧，仿佛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彼时，我的儿子还不满4周岁，我们住在郊区的家中，每天骑摩托往返
上下班，儿子也随车跟我们一道来城里上幼儿园。那时家中穷困，我们夫妻
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刚刚在城里按揭了一套房子，还没有装潢。单位那时人
也不多，体检报告出来后，领导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情况，让我换家医院复
查。

于是我找到了堂哥，彼时是另外一家医院的科室主任。堂哥很是热情，
给我找了内科做主治医师的好朋友安排了病房，开始挂水、抽血、拍片……
一套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结果显示部分正常，为了保险起见又进行了一次
复查，结果来了180度大反转，依然还是“肝大脾大肾大”。主治医师此时一
头雾水了，搞不清状况，跟我说不行你们去大医院看看吧。

得知这一情况，舅兄赶忙告知了省城的大舅，帮安排到105医院进行复
查。单位领导得知我要去合肥复查特意给我安排了公车接送，让我心生感
动倍感温暖的同时也预感自己可能是真的生了大病，领导们在尽关怀之
情。
在家等着复查的那两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充满了

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家庭责任的担忧。想象着自己如果真的命不久矣，我的
妻子和孩子将如何生活，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孩子，失去我的保护，以后的
路他们又如何前行？妻子又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独自抚养孩子？我开始回
忆起与家人共度的每一个温馨瞬间，以及那些平凡而珍贵的日子。

终于到了复查的日子，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105医院。这里的环境
和设备明显比之前的医院要好很多，医护人员的检查也更加专业和亲切。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们仔细地分析了各项数据，最终给出了诊断结果。
幸运的是，经过专家的仔细检查和分析，发现之前的诊断结果有误，我的身
体并没有出现什么病变。医生拿出体检报告仔细查看：“哪家医院给你检查
的？你明明很健康，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心中的担忧
终于消失了。

回到单位，我立刻把好消息告诉了领导和同事，并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帮
助，他们也因此为我高兴。我深切体会到健康的可贵，以及选对医院和医生
的重要性。这次事件也让我更加珍视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和同事们之间的相
互扶持。

从那时起，我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坚持定时进行体检，同时在选择
医疗机构和医生时也变得尤为慎重。我主动充实健康知识，增强体育锻
炼，深深地爱上了跑步、骑行以及健身活动。面对生活的压力，我学会
了忙里偷闲，培育花草，写写小文，以
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平衡，努力做到
更好地关照自己和家人。虽然那次的意
外让我心有余悸，但它也使我学会了如何
面对生活中的不可预知，让我更加珍视每
一个当下的时光。

张武下班进家，看见老婆文雯正站在客
厅朝南窗户边，面带悦色，远眺远方，若有
所思。见爱人回来，文雯缓缓转过身。“站
住，不要动”，张武举起手机，抓拍瞬间。“亲
爱的，你看，好美！你就是我的蒙娜丽莎。”
文雯走近张武，揪着他的耳朵说：“都要当
爸爸了，还这样淘。”
十年爱情长跑，终于开花结果了。张武

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双方父母亲。
周末，双方父母亲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城

市赶到省城。当天中午张武主动下厨，做了
一桌好菜。开席后，张武两杯小酒下肚，满
脸通红，他亮了一下嗓子说：“我现在代表
文雯，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双方父母立
即放下碗筷，忙问：“你快说。”张武故意顿
了顿，说：“考虑到我和文雯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俩商量决定，我们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孩
还是女孩随我姓张，二孩随文雯姓文。”文
雯的父母亲听了连说三个“好”，张武父母
亲听了，心里有点不悦，尤其是张武爸，但
碍于亲家在场，不便表现。
事后文雯说：“我们决定得是不是有点

草率了，我爸妈倒是求之不得。感觉你爸妈
有点不乐意，你爸的脸色当时有点挂不住
了。是不是应该先通个气，好让他们有个心
理准备。”“要是事前沟通，我妈还稍微开明
点，我爸肯定说不通。只有先斩后奏，当着
大家的面，我爸他不好说什么。”

提到女婿女儿的决定，文雯妈妈一脸开

心地对老伴说：“张武这孩子懂事。”可张武
爸这边就不淡定了，一回到家，他一屁股坐
到沙发上，气呼呼嚷道：“这臭小子，也不事
前跟老子商量一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张
武妈了解老头子的脾气，也能理解他此刻心
情。“老头子，你血压高，不要太激动哦，跟
你商量，你能同意吗？孩子们的决定也有一
定道理，两边都是一个孩子，也要考虑一下
人家感受。”“你说得倒轻巧，没有那个理。”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也许只是儿子酒后随
口一说而已。”“这是随口一说的事吗？你不
往心里去，亲家他们可当真啊，哎……”
瓜熟蒂落，文雯头胎生了个漂亮的女

孩，小俩口欢喜不得了。四位老人也跟着忙
活起来，孩子起名叫张文雅，一晃文雅就满
月了，满月酒热热闹闹。

满月酒后，张武父亲更加纠结了，张武
妈还好。

自从有了文雅，小家庭就没有往日悠闲
平和了。

双方父母亲暂没退休，只能从家政公司
请了一位有经验的住家保姆，照顾文雅，这

需要一笔不小开支；婴儿持续需要奶粉尿不
湿等喝的用的，又是一笔不小开支；再加上
房贷等，家庭支出大幅增加。虽然双方父母
在经济上也给予了一定援助，但还是压力山
大。

相比经济压力，小宝成长所遇到的各种
烦恼精神压力更令人头疼。

初为人母，总是担心小宝照顾不好。刚
出生几个月，文雯晚上总是整宿难眠，小宝
不睡，她不敢入睡，小宝睡了，她又担心被
子可能把小宝嘴巴或鼻子蒙住，时不时睁眼
看看，提心吊胆。白天也是不放心，上班时
间，时不时看看家里监控，若发现小宝哭
闹，心里就像猫抓似的。

最担心的事是小宝生病，真是怕什么来
什么。每到换季，小宝都要感冒发烧一到两
次，有时小宝突然生病，又遇到张武出差好
几天不在家，文雯都急哭了，似乎要崩溃
了。文雅三周岁上幼儿园，状况才有所好
转。

文雯是从事婚纱设计工作的，这几年她
像陀螺似的，旋转在单位和家庭之间。年度

体检时，发现一个直径15毫米的肺结节，最
后做了微创手术，身体差了许多。张武在一
家大型制衣公司从事行政工作，现已晋升副
总，工作更繁忙了，根本顾不了家。

看着孙女上小学了，张武妈多次私下问
儿子是否考虑要二孩，张武笑着说：“妈，不
急。”文雯妈也经常问起女儿二孩的事，文
雯也是笑着说：“妈，知道。”

文雅已上小学三年级了，四位老人也都
退休了，二孩还没影子，张武爸急了。一个
双休日，老张主动约亲家到儿子家一聚。等
人到齐了，老张撸起袖子：“张武、文雯你们
上班辛苦，今天我来下厨给你们露一手。”
张武妈当下手，不大一会儿，10个菜已上
桌。酒过三巡，四位老人开始谈起二孩话
题，越谈越热闹，奶奶和姥姥说：“你们负责
生，我们负责带。”爷爷和姥爷说：“经济上
我们全力支持。”张武爸还说：“我现在也想
通了，二孩随文雯姓，我没意见，你们的孩
子就是我们四位老人共同的后代。”文雯父
母附和着“亲家说得对”。四位老人在谈论
二宝话题时，张武和
文雯没参与。突然，
张武站起来，举起酒
杯，笑着大声说：“我
们喝酒喝酒，我敬四
位老人家，也敬文
雯，大家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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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新来的女同事，是位嫁到上海的北京姑娘。一天刚上
班，她一提鼻子说是闻到一股特别的茶香味。三个人的办公室，另外
一位小姑娘整日喝饮料。北京姑娘很快判断出茶香是从我的杯子里
飘散出来的，便操着一口京片子问刘老师您喝的是啥好茶呀？

我端起杯子，抿下一口甘香的茶水，慢条斯理答道“六安瓜片”。
“嘿，刘老师，我问您喝的是什么好茶？您咋和我扯你们老家

的什么瓜片呀？这都哪跟哪啊！”新同事来时我曾自报家门，所以
她知道我是六安人。见这位快人快语的北京姑娘误会了。我忙解
释我喝的是六安瓜片茶，没和你瞎扯呀。北京姑娘也笑了说“合着
还有这种茶呀，我还以为是瓜片呢。”“当然了，唯有六安的瓜片才
能被称之为茶”，我颇为得意地开玩笑说。

我开始向新同事普及有关六安瓜片茶的知识，说这六安瓜
片和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一样，位列全国十大名茶。特地提到
《红楼梦》里贾母也向妙玉说起六安瓜片，当然贾母说的是她
不喜欢喝，或许那会的情境不适合喝瓜片，但贾母是名著里的
名人，被名人点名不喜欢的物品也容易出名，就像林黛玉和贾
宝玉等人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一样，可能反而使得李诗流传更
加广远。因此，贾母算是六安瓜片的特殊形象代言人。

北京姑娘听完我的介绍，说不管贾母喜不喜欢，她闻着这瓜
片茶倍儿香，让我下次回六安老家给她带点，她父母、公婆都喜欢
喝茶。

我满口应允，不过还没有等我找到回六安的机会，却被单位
指派到南京出差。对于每年春天的例行工作任务，我已经习以为
常。住进酒店，我和同住一室的搭档，从行李箱里往外掏各自的
“家当”。同事爱喝茶，拿出大包装的黄山毛峰茶。我顺手扔给
他小包装的六安瓜片，同事拿起看了看外包装，虽随口赞道“一
看就是好东西！”却是漫不经心地放在自己的桌上面。

此前出差我曾向这位上海同事介绍过六安瓜片，他知道是
我家乡的特产。见我新拆开一袋，伸头看了看问：“瓜片怎么会
是这样呢？”“那瓜片应该是啥样呢！”我反问，同事未作答，面
露狐疑之色。后来，我偶然听到他和同行的另一位同事说起，
他看到过一位朋友杯里泡着的瓜片和我袋子里的不一样。我大
概明白同事为何存疑，他看到的不一样的瓜片，可能认为会有
真假之别、优劣之分。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倒掉泡残剩的茶
叶，才幡然悔悟道我泡开的瓜片和他以前看到的一样。

合作单位来了两名工作人员与我们洽谈事宜，其中一个年龄
稍大，自称老家在高邮的沈先生，未及落座看到同事桌上那包瓜
片，立刻圆睁双目，如见天外之物，惊讶不已问同事哪来的六安瓜
片，乖乖隆地咚，这可是好东西！同事颇为自得，一指我说：“刘老
师带来的！”沈先生拿在手上，才发现还没拆装，说他久闻瓜片大
名，就是没见着啥样子。到底是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家乡出来的人，
还真是情趣高雅，博闻强记。

我连忙递到他手边说我这有拆开的。沈先生态度极为谦恭，
伸双手如接珍宝接过去看了看，闻了闻，笑说：“就是茶叶呀，我还
以为真的是瓜片呢！”“只有六安才产瓜片茶啊，就像你们高邮专
出双黄鸭蛋一样。”我边说边为他们三人各沏上一杯，三人特高兴
说喝到传说中的瓜片了。

客人走后，同事把我送他的那包瓜片
立马藏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不喝？他说自
己喝已经开封的毛峰。物以稀为贵，过几
天等领导们来慰问指导时，拿瓜片招待他
们。

牙龈出血了
随手将吃剩的生芋屁股
丢在阳台的花盆里
阳台是封闭的
盆里虽有土
却难有雨露
更少有人浇水松土

你看现在
——— 这世上
总有某些事物
超越人的意志
我想为它写首小诗
标题就叫《绿意》

六安才产瓜片茶
刘千荣

体 检
江 湖

二宝随谁姓
汪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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